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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世龙

去旧迎新之际，三湘文坛再传佳音，

湖南大学博士生导师姚秉德的诗词散文

集《麓山松庐》一书由线装书局出版发行。

作为工科教授，姚秉德接连出版众多

学术专著，又陆续写出几百首诗歌，尤为

难能可贵。而他能做到业贯文理两科，不

外乎积极投身国家建设大业的同时，还兴

之所致地释放艺术能量。身在民族复兴的

大好时代，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无上荣

光，用诗歌记录参与过程及感悟同样潇洒

快意。

其实，在没打算走工科之路以前，姚

秉德是想当作家的。从记事开始，初识文

字的父亲便教他们兄弟姐妹背读《三字

经》之类的传统文本。原打算给后人成长

提供行为准则方面的梳理，却无意中唤醒

了姚秉德对文学艺术的认知根苗。加之，

上过初中的叔父夏夜乘凉时为了享受孩

子们端茶摇扇的快乐，不断讲些离奇故事

作为回报。每到高兴处，居然还摇头晃脑

地“之乎者也”一番，令少年姚秉德尤衷羡

慕的同时，充分感受到了中国文字艺术的

巨大魔力。

禀赋的命门一经打开，文艺的浪漫血

脉自会欢快奔流。对中国文字的神秘语

境，姚秉德显然慧根不浅。别看他年纪小，

视线很快就如饥似渴地集中到文字艺术

象牙塔顶端的旧体诗词上来。同样的文

字，经由不同的人物进行不同的组合，所

形成的意境往往判若云泥。他也想成为那

云端上的一员。

不过，在那读书就是务农的时代，他

零零散散地上学，也只能零零碎碎地接触

一点诗词。遇上心仪的篇目，就使劲背记，

直到完全掌握，才放心去做别的事情。对

年轻人来说，零星的东西一旦积累得多

了，便会占据大量思维空间而形成爆发

点，并转折命运。那是 1973 年，他为集体

看守湘江里的木排，夜遇暴风骤雨，紧张

万分，生怕丢失树木，整夜上下忙碌后，居

然不假思索就写出了《满江红·守木》。这

人生的第一首诗，他写得热血澎湃，却被

人摘取“浊浪滚”与“千载江水源远流／四

方栋器淤泥弃”三句，扣上反时代的帽子。

事情层层上报，专家发现“孺子可造”。于

是，据理为之开脱，还举荐他去做了拿工

分的文字秘书，为日后高考打下了些文字

基础。

上大学后，他像火车上的两个轮子一

样，在“工科”和“诗歌”两条平行轨道上奋

力飞奔。因为工科专业属于主动投入，所

以付出的努力也成倍地多。他每天睡眠从

未有过 6 小时，读工科的东西疲累后，就

读几首旧体诗词换脑筋。反正只要有丝毫

知识没融通便不上床休息。这样，他年年

各科成绩雄踞第一，毕业自然赢得留校任

教的机会。他执教后，还始终承担着国家

系列重大科研课题。长期忘我钻研不断收

获新发现，才成为电气工程一级学科博士

点创始博导之一。

自从写出《满江红·守木》一词以后，

无论工作与生活多么繁忙，也不管做着什

么样的事情，更不管成功还是失败，仿佛

生活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概能触动诗

兴，令他心血来潮吟诵一番。尽管他也沿

用古人的“格律”程式，以及“点染”“比兴”

之类的表现手法，但当把生命与智慧同民

族命运紧紧捆在一起后，他的洞察力、领

悟力与归纳力都得到极佳彰显。加之，他

写作品重思想意境而轻表现形式，喜欢旧

体诗词并不拘泥于旧体诗词，笔下文字才

深邃灵动，简洁通透。

长期忙于教学与科研，无暇顾及个人

健康，他慢性喉炎逐步恶化，最后失声，3

年内多次住院，经受 15 次全麻手术治疗，

痛苦时大学女同窗用微信发来咏落叶照

片与诗歌：“花开花落处，叶落亦同悲。春

日何曾驻，风吹香不随。”他却立马想到人

生使命与意义，便和《咏花魂》一首：“叶落

枝青蕊萼残，炎炎夏日汗滴干。随风瓣瓣

翩翩落，留得精香在世间。”就这样，他经

历任何事情，都能运用几种词牌抒发感

悟。倘若意犹未尽，又信手拈来写新诗进

行补充性表达。因而他的作品总是呈现出

繁复多维的美，样式瑰丽多姿。

当然，他更善于取象类比，并且是走

到哪写到那，随时随地让有形的事物展示

出无形的规律性的东西来。也就是不管一

场一景，一草一木，还是最常见的颜色与

气味，在他笔下都能转化成美妙诗歌。如

此“姚秉德式底气”，不是谁都能具备的。

他就这样由工作而诗歌，再由诗歌而工

作，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下来，收获科学创

新与诗词创新的丰硕成果。

今天，他的头发越来越少，但他的学

术成果和他教出的学生一样，越来越多地

在国家重点工程与重要岗位上发挥着关

键性作用。相信他自选的 328 首（篇）诗词

与散文，也能积极向上地温暖广大读者的

心灵。

（姚建刚，字秉德，1952年出生于长

沙。湖南大学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

殊津贴专家，国家发改委专家组专家、国

家电力市场论坛指导委员会主任、国家自

然基金评审委员会专家。中华诗词学会会

员，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出版了

《麓山松庐文集》《麓山松庐诗词散文集》

以及科技专著 13本，两次荣获中华诗词

“天籁杯”大赛特等奖。）

罗诗斌

黑褐色的飞檐上，蹲着

一只大鸟，衬以青砖，老墙，

灰瓦，以及瓦当上斑驳的青

苔，不正是一幅水墨画么？

而 这 幅 画 可 以 无 限 的

复 制 ，无 限 的 衍 生 ，把 一 切

古朴的诗意纳入其中，囊括

那些古意盎然的词根：雕花

窗、天井、藻井、木楼梯、阁

楼、箭眼、陶罐、青蒿、梅雨、

月光、戏台、花鼓戏、祠堂、

祭祀、马匹、舟船、大刀、易

经 、文 房 四 宝 、藏 书 楼 、爱

情 、朝 代 …… 这 些 名 词 ，如

耒水中的波纹，层层叠叠地

激活你记忆深处的味蕾，而

这 些 如 梦 似 幻 的 词 语 一 直

蛰伏在你的身体里，像古老

的 梦 。只 因 在 某 个 日 子 ，你

突 然 抵 达 衡 南 县 相 市 乡 大

有坪古民居，心中所构建的古典美学，让

你瞬间泪流满面，你似乎找到了前世的诗

意 栖 居 —— 那 种 与 残 酷 现 实 充 满 敌 意 的

田园生活。

翻 开《湘 琳 堂 贤 桂 房 罗 氏 十 二 修 宗

谱》，你会看到一个个勇武罗氏族裔从族

谱里走来，复活一个家族最真实的血缘谱

系与传奇。“军家罗氏开基太公罗添祥，大

明洪武初奉旨招募英雄，爰整师旅，汗马

从王，功名钟鼎，升平之日，官封衡州卫，

奉诏立营镇守衡州，定居清泉（今衡南）。

洪武三年，皇帝下旨全国人口普查，定为

军户户帖，其后裔被称为军家罗氏。罗添

祥生四子，明永乐末年分居，长子世隆回

迁遥田，仲子世文居陆堡（今相市乡大有

村）……”

罗添祥乃东晋名士、哲学家、文学家、

地理学家、中国山水散文的创作先驱罗含

（公 元 292 年 —— 公 元 372 年）的 后 裔 。所

谓 的 军 户 制 度 与 如 今 的 预 备 役 或 民 兵 制

度颇为相似，定为军户的户籍必须派人去

当兵。为使军户能自备服装盘费,明政府规

定:军 户 耕 种 的 田 地 (军 田)在 三 顷 以 内 者

可免杂役；三顷以上者须与民户一起承担

杂役。一旦定位军户，几乎世代子孙都要

派丁从戎戍边，非经皇帝特许或兵部尚书

批准，任何人都不得自行改籍。

自此，军家罗氏族人开始耒水河畔陆

堡码头安寨扎营，修建大有坪古民居。最

先修建的是祖堂，祖堂立在整个村落的正

中心，两旁是挤挤挨挨的厅堂或住房，形

成二龙戏珠的气象。他们以青砖、灰瓦、石

墩、廊柱、藻井、天井、门当、瓦当、雕花窗、

马头墙，来构筑一个家族的图腾与信仰。

一座村落就这样慢慢生长起来，那一弯塑

有兽爪的檐角、一堵粗悍的石墙、一扇雕

镂着梅兰竹菊的隔断，一顶龙凤呈祥的藻

井，这一切的梦想，都被乡音与祖训统一

为某种制式。他们在庭院里植荷养鱼，坐

在阁楼里诵读四书五经，聆听雨水从天井

上方哗啦啦地落下来，那些寂静的时光，

开始变得润泽、明亮、恬淡。

大有坪古民居，不正是一个拥抱传统

的理想主义者所构建的桃源之梦吗？他们

渴望在柴米油盐的琐碎生活中，在金戈铁

马的征战之余，寻找人生的象征与隐喻，

直抵诗意的奥秘。从明朝一直延续到清朝

咸丰、宣统年间，他们依照周易八卦六十

四卦中第十四卦“大有卦”卦形，陆陆续续

地 修 建 梦 中 的 家 园 。大 有 ，乃 是 力 量 、物

资、气运充沛的象征，隐喻着海纳百川、有

容乃大的气象。卦象更深层的含义是——

要想让国家昌盛，百姓富庶，不能居功自

傲，忘乎所以，要谦虚谨慎，要居有思无，

居富思艰，居安思危。

在祖堂墙壁上，赫然刷着两条毛主席

语录：“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

的一切。”“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那

些方正的毛笔字，刚劲，残破，有着某种倔

强的命运。这是否在冥冥之中试图要诠释

着什么,或与流逝的家风或族谱里的历史

形成某种照应？

唐 代 诗 人 罗 隐 在《夏 州 胡 常 侍》诗 中

写 道 ：“ 国 计 已 推 肝 胆 许 ，家 财 不 为 子 孙

谋。”这句诗在某种程度上已演化为罗氏

族人默认的家训，从罗含到罗隐再到罗添

祥，不管是从文还是习武，为官或为民，都

要献身国家，要把“国计”摆在第一要务，清

廉为官，务实为民，不要去为子 孙 谋 取 家

财，要把仁德和清廉作为美德，留给后世

子孙，才能保持家族兴旺发达、子孙安康。

刘本楚

远远望见父亲的背影，我心中充满了

喜悦。

那是上世纪 80 年代初，我参加工作

的 头 一 年 。当 时 ，我 在 县 里 本 乡 之 外 的

一 个 乡 镇 中 学 里 教 书 。因 刚 参 加 工 作 ，

尚未婚配，一般情况每周末都要回家一

次 。此 次 回 家 正 值 秋 季 ，是 栽 种 油 菜 时

节，可想父亲一定会在田间忙碌，因此，

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直奔自家责任田

而去。

穿过一窝窝深深的田垄，再越梯形田

坎层层上爬，又步入转过来折过去弯曲而

行的田埂，父亲的背影已近距离嵌入眼帘

了。我眨了眨眼，突然发现父亲是跪在泥

土上的。哎呀，莫非父亲的腰疾？他穿着

那 件 已 被 汗 水 浸 染 泛 黄 的 白 色 短 袖 汗

衫 ，低 着 头 ，躬 着 腰 ，佝 偻 着 瘦 小 的 身

子，似乎缩成了一团。屁股是坐在双脚后

跟上的，双脚背和膝盖紧紧贴在泥土上。

身子的重量几乎落在膝盖和后跟上了。

他非常认真的，右手扬起一把短小的锄

头，左手握着一株油菜苗。右手用力挖一

锄下去将土坯翻转来，再用锄锋反复将

泥土扎碎推散，又细心地将油菜苗的根

理直摆正种进细末的泥土里，还用双手

手指合拢在油菜苗的根脚处将泥土轻轻

按紧，而后用锄头轻轻敲打两下，这样才

算种好了一株。

父亲的身子随着右手举锄的用力微

微起伏，扬起来又弯下去，弯下去又扬起

来。看样子实在有些累了，他又用右手的

小锄头抵住泥土停一停，紧握锄把，直起

手臂，撑起腰杆歇口气，又埋头继续了。

眼前的这个身影，单薄而执拗，瘦弱而坚

韧，如一颗闪烁的火苗，在阵阵的秋风里

颤抖。

我呆呆的痴望着，双目灼热，泪盈满

眶了。此时的父亲还没有发现我的到来，

我更加害怕惊吓了父亲，不敢放声哭喊，

只好强忍着心头的酸痛，从颤颤抖抖的喉

管里，挤压出三个字：爹爹呀！我再也忍不

住哭出了声，颗颗泪珠如颗颗石头从脸上

滚落……

又一个春季的周末，我回到家中。

天未亮，母亲就叫醒了我，说:“楚儿

啊，爹已经去秧田扯秧了，今天要栽那丘

大田，爹想让你多睡会就先去了。”哎呀！

我怦然心动，爹不是腰痛吗？怎么不叫我

一声？“爹是腰痛，可他那股蛮劲谁拦得

住？还不是忍痛啊！”母亲的话语流露出一

丝心痛的责怪，既像是责怪爹，又像是责

怪我。

去往秧田的路上，铺满了厚厚的月

辉。我抬头望天，一轮满月把整个小小的

山村映照得透明。这是下夜的月光，更是

黎明前的辉煌。满脑子想象中父亲的背影

就如同眼前的月光，透明着我的方向，把

我的前路照亮。

我疾步行走在溪流畔蜿蜒的小路上，

轻轻脆脆的流水声如同母亲的话音，在

我的心灵里滋滋地流动，阵阵不知停歇

的蛙鸣，如同敲击着密集的鼓点，在我的

耳 边 嘹 亮 。月 光 下 的 秧 田 ，一 片 绿 油 闪

亮，在沐浴着春夜的缕缕清风里，翻涌着

层层绿浪，不断地，悄悄地与溪流宕荡，

浪向远方。

几根羊肠曲弯的田埂，把我急速的脚

步引向了秧苗田角。风拂秧苗起伏的绿波

中，正起伏闪动着父亲的背影，眼前的情

景又一次使我惊呆了。父亲的背后已留下

了长串的秧朵，都是用稻草扎紧的一条一

条的秧朵儿。一条秧朵是四拍秧苗组成

的。扯秧的时候是双手同时下水，用五指

紧贴泥土，摸着秧苗的根和泥托出，待双

手握满了秧苗时再托出水面，洗去泥土。

如此，一手一拍，待扯满四拍便合成一条

秧朵。这都是父亲后来细心教导的。此时，

我数了数父亲背后，已扯好 50 多条秧朵

了。按农人扯秧的一般时间来说，最快也

要 4 至 5 分钟一条，可父亲扯秧最长的时

间也只需 2 分钟一条，可见父亲扯秧的速

度要超出常人的一倍。

待我想仔细观察一下父亲的动作时，

可又突然发现父亲是双脚跪在秧田里，屁

股仍是坐在双脚的后跟上，身子随着双手

扯秧的动作微微起伏，低着头，躬着腰，如

一团紧缩的泥土凸在田间，又如一块圆圆

的石头半淹水中，整个下身全被泥水淹

没。一会儿又抽出半只脚，用膝盖顶住胸

部，似乎缓过一口气，又似乎轻松一下弯

曲的腰杆，一会儿又从泥水中抽出另外半

只脚，膝盖仍是顶住胸部。就这样双脚换

过去，又换过来，跪下去又抽出来，抽出来

又跪下去，但从未听到父亲的半声呻吟和

叹息。

我木然抖立田角，痴睹着父亲的背

影，实在忍不住双泪俱下了，泪流在父亲

的背影里，泪落在秧苗的叶尖上，更如同

清波涌荡的溪流饱含着父亲艰辛的心血，

浸透了这春夜里明明朗朗的月光。

父亲常对村民说：泥土是需要跪拜

的。我们跪拜泥土如同我们对共产党的忠

诚，只有跪拜泥土才能获得泥土的养育。

村前土地堂上的对联告诉我们：土能生万

物，地可发千祥。

当了 32 年村支书的父亲啊，如今已

永久地跪拜在泥土里了，我的父亲呀！我

的泥土！我心灵的深处将永远扎下一个跪

拜泥土的鲜活的灵魂。

新桃花源
章庭杰

梦里桃源最美，

渔村夕照最萌，

小伙青春香阵里，

姑娘脸蛋像花红。

桃花结出桃延寿，

山茶树常年身不空。

油菜花，黄金海，

酿甜蜜，是工蜂，

初衷流淌花和蜜，

酿得三农暖烘烘，

酿得日子甜沁沁，

油然丰沛大江东！

桃花源故事最久，

桃源人情怀最真。

沅江婉约桃花汛，

山茶花洁白闹缤纷。

江水流成香油脂，

家家桌上香喷喷。

油富硒，流成海，

桃花源，淌黄金，

秦人故事流天外，

流出人间万里春。

莫道清溪无觅处，

世上桃源我问津！

铜官窑，
开出一朵千年的花

李沐昀

铜官窑的许多往事

被一群少年拾起

交给了我

我转身将这些往事

放在人来人往的石板路上

看谁能踩出唐朝的盛景与繁华

古窑不说话

瓷器里开出一朵千年的花

古镇亦含笑而立

我喝上一口老酒，微醺

在少年清澈而温柔的时光里

亦开出一朵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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跪拜泥土

沙金

庚子年的湘江，也许和我一样，

默默地承受了许多，没有璀璨的烟

花相伴，也少了一些浆声灯影的喧

嚣。然而，我却成了它的影子，一有

时间，就来到它的身旁。

我喜欢湘江边的风。去河边散

步，拍拍花草、风景，清风吹在身上

很 是 惬 意 。春 天 的 风 吹 来 ，花 香 扑

鼻；夏天的风拂面，暑气顿消；秋天

的 风 掠 过 ，温 润 和 煦 ；冬 天 的 风 刮

来，冷冽清爽。沿着湘江两岸，从南

到北，从北至南，我一步一步地将它

丈量，一缕一缕的风抚摸着我孤寂

的心。我与湘江作伴，风与湘江同行。

我喜欢湘江的水。千百年来，它从湘南九嶷

山脚一路逶迤向北，流进洞庭、长江，注入大海。

它滋润了湘江两岸的万物和生灵，特别是湘江

综合枢纽工程建成后，它温婉柔顺，波澜不惊，

清澈剔透，大大提升了航运、防洪、供水、宜居、

旅游效应。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我们湖湘

儿女，正是吸吮着母亲河的乳汁茁壮成长。

我喜欢湘江上的桥。它们造型各异，长虹卧

波，在江面上依次铺开。仅长株潭区域，从北至

南就有数十座桥梁，它们连通两岸，促进了湘江

沿岸生态与经济建设，而且形成了特有的人文

景观。更有数条过江隧道穿越江底，贯穿东西，

形成了桥上有车、车下有船、船下又有车的立体

交通胜景。

我喜欢湘江边的灯光。每当夜幕降临，湘江

两岸高楼上的灯光依次亮起，红、绿、黄、橙、蓝

光色在湘江河水的倒映中，五彩缤纷，流光溢

彩，将湘江装扮得似梦似幻，如诗如画，分外妖

娆。多少个夜晚，我在湘江岸边，沉醉在这璀璨

的灯光中，思绪随着灯光的变化和闪烁而扑朔

迷离，让人恍然进入了梦境。

我喜欢去湘江边看落日。夕阳西下，落日溶

金，太阳将江水渡上了金色。河面泛起的耀眼波

光，就像是一幅流动的画，始终牵动我的目光，

从而一路追逐到洲头。此时，在洲头看落日是一

个绝佳之处，一轮火球嵌在岳麓山顶，整个江水

被渲染得通红。洲头倚栏观赏落日的那些男男

女女，在镜头下都成为一道道美丽的剪影。

我喜欢去湘江边还有很多理由，闲适的景

观大道，悦目的花卉植物，赏心的人情风物，那

些在湘江边跳舞、唱戏、钓鱼、打牌、耍杂技、放

风筝、卖小吃者……构成了一幅幅《清明上河

图》的繁荣场景，人行其中，再寂寞的人都不会

感到孤独。

迎着新年的第一缕阳光，我又来到湘江边。

风，还是那么清爽；水，还是那么柔媚；桥、落日、

灯光，以及那些熙熙攘攘的人来人往，仍然如

昨。但，我还是嗅到了一丝新的气息。这份气息，

来自地下泥土里释放出早春的信号，来自劫波

渡尽人犹在的好心情，来自祖国逆势发展不断

强盛的自豪感。

江河不老，动则常新，致敬湘江。


